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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性知识构造与量化知识分析综论:兼论学术对
标法理论基础

叶　 鹰

摘　 要　 文章在简要综述知识基因、知识单元、知识表示和知识图谱的基础上,探讨知识的质性构造和量化分

析基础,指出知识具有表型(外型) 、构型(内型)和量型(量值)三型特征。 用逻辑分析法从现象到本质揭示知

识表型特征,包括语言文字型、公式符号型和图表图谱型;知识构型可用学科类别和特征概念标识;知识量型

可基于数据或信息计算知识量。 进一步提出用知识花图式和知识花程式展示质性知识构造与量化知识分析。
由知识三型特征引出知识变换三假设以及学术评价“对标法” ;揭示质性知识构造适合解析静态知识特征,量
化知识分析可延伸处理动态知识演化。 质性知识构造与量化知识分析同时适用于剖析知识客体和知识主体,
并独具学术评价应用价值。 倡导通过知识分析创新图书情报学,同时也通过图书情报学促进知识之花盛开。
图 9。 表 1。 参考文献 38。
关键词　 知识构造　 知识分析　 知识基因　 知识单元　 知识表示　 知识图谱　 学术对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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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论题缘起及简要综述

当世间所有知识皆已化为存储于图书馆、
数据库中的文献信息、数字资源时,图书情报工

作者无不为管理着人类知识而自豪。 然而,我
们对知识的认识还远远不够,仅仅是把知识管

理类同于数据管理或信息管理。 实际上,知识

是有结构的,并非简单的数据信息堆积。 知识

之区别于数据、信息,重在知识构造,需要知识

分析。 图书情报学若要以研究知识为己任,就
应当对知识分析有所贡献。 因此,辨析知识构

造和推进知识分析意义明显,是为本文立题探

讨之缘起。
从费希特的《知识学》 [1] 到波普尔的《客观

知识》 [2] ,作为哲学知识论的知识学概念由来已

久,知识学作为认识论已永存于哲学。 然而,科
学的知识学却存在概念混沌、理论缺失、技术多

样等问题,致使知识组织[3] 、知识技术[4] 、知识

工程[5] 、知识学[6] 等术语所指内涵皆在数据、信
息与知识间徘徊,不能有效区分知识与信息,难
以体现知识特质。 究其原因,根源在于没有深

入到知识内部揭示知识本质,因此需要反思知

识构造和知识分析之概念与方法。
涉及知识构造与知识分析的概念,国内以知

识基因(Knowledge
 

gene)和知识单元(Knowledge
 

u-
nit)居多,国外则以知识表示(Knowledge

 

represen-
tation)和知识图谱(Knowledge

 

graph)为主。
知识基因概念可追溯至美国学者 Dawkins 类

比生物基因而提出的文化、思想、观念等在传承

过程中存在思想基因的想法而提出的模因

(Meme)概念[7] ,并将模因定义为具有稳定性、再
现性和逐渐变异性的基本思想单元。 经印度学

者 Sen 转用作情报基因[8] 后,我国学者刘植惠系

统地引进并发展了知识基因说,并将知识基因定

义为知识遗传与变异的最小功能单元[9-10] 。
知识单元概念可追溯至“数据元”并与知识

基因概念交织发展[11] 。 我国学者赵红州在

1986 年较早提出“知识单元”概念,认为任何科

学知识都是由相对不变的知识单元构成[12] 。 国

外学者 Bergocist 在 1987 年将问题求解系统看作

是一个知识元系统,提出了建立基于知识的问

题求解系统和面向类型编程( TOP) 的方法,认
为知识元( KU)是用于模拟现实世界的知识构

件[13] ;Alani 等则集成通用句法分析模块,采用

本体技术研究全文本分析抽取知识元技术[14] 。
国内在相关研究中也提出过类似定义,例如:知
识元 = 信息元+经验+智慧+解决问题[15] ;知识

元是知识分解成的可独立使用的由名称、属性、
操作和导航四个要素组成的最小单位[16] ;知识

元是文献中最小的、不可分割的、相对独立的一

个元素[17] ;知识元是指语义上相对完整地表达

特定知识的最小内容单元[18] ;知识元是在一定

语境中相对独立的、具有完备知识表达的、最小

粒度的语义单元[19] ,等等。 概括起来,多数学者

趋向于认为知识单元是具有完备语义结构的、
独立的、不能分割的最小知识单位,这与知识基

因异曲同工。
知识表示和知识图谱主要用于智能信息处

理[20] ,从 Vickery 在 1980 年代的知识表示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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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21] ,到 Fensel 等在 2020 年的知识图谱著

作[22] ,知识表示和知识图谱交织发展,并结合

知识表示学习共同深化[23] 。 关于知识表示方

法,目前研究和使用较多的主要有谓词逻辑表

示法、产生式表示法、框架表示法、语义网络表

示法、面向对象表示法、基于 XML / 本体的表示

法等。 基于三元组的知识表示形式在知识图

谱应用中得到广泛认同①,但其在计算效率、数
据稀疏性等方面却存在诸多问题。 近年来,以
深度学习为代表的知识表示学习取得了重要

进展,可以将实体的语义信息表示为稠密低维

实值向量,进而在低维空间中高效计算实体、
关系及其相互之间的复杂语义关联,对知识库

的构建、推理、融合以及应用均具有重要的技

术意义[24] 。
知识表示是知识图谱的前端技术,知识

图谱则是涉及知识表示等的综合应用,知识

表示在知识图谱构建、推理、融合中具有重要

作用。 目前存在的表示方式仍是基于三元组

形式完成的语义映射,在面对复杂的知识类

型、多源融合的信息时,其表达能力仍然有

限。 但知识图谱发展迅速,其本质是一种揭

示实体之间关系的语义网络,可对现实世界

的事物及其相互关系进行抽象化、概念化、形
式化描述,从而在技术意义上成为大数据分

析的语义桥梁 [ 25- 26] 。
如今在深度学习热潮中,知识表示和知

识图谱正向人工智能( AI) 时代迈进,虽然图

书情报学也关注信息可视化和科学知识图谱

研究,但越来越技术化的知识表示和知识图

谱研究却基本归属于计算机科学范畴。 于

是,知识表示研究更多关心机器理解和处理

知识,知识图谱研究也偏重以算法展示知识

演化,两者远离感性直观,偏离了图书情报知

识体系。
知识基因和知识单元概念盛行于国内却未

成国际热点,而知识表示和知识图谱则有国际

燎原之势。 究其原因,知识基因和知识单元概

念没有系统发展支持技术,而知识表示和知识

图谱则大力发展计算机支持技术,这在数据驱

动研究盛行、大数据风靡天下的当今学界分别

演化成弱势和强势,成为本土学术和国际学术

之间差异的一种体现。 知识基因和知识单元没

有统一规范的国际技术支持,只似萤火闪烁;
知识表示和知识图谱则在计算机科技的强势

支撑下开疆拓土。 不过,知识基因和知识单元

虽然技术支持不足,却是合理概念,而知识表

示和知识图谱虽有技术处理优势,却也有破碎

知识之嫌;此外,重视内涵的知识基因和知识

单元略显外在呈现不足,面向技术实现的知识

表示和知识图谱也在直观性上有所欠缺。 因

此,如何架设知识表示、知识图谱技术与知识

基因、知识单元概念之间的直观通道,也是本

文的探讨方向。 鉴于当前数据积累尚难以完全

对有史以来的知识进程进行量化分析,故以质

性表征为基础,兼顾量化分析,创制具有科学

哲学特色的知识分析学,将会有利于图书情报

学视角的研究深化。

1　 思想方法:知识构造及学术定义

思考知识构造和知识分析首先需要确认有

关知识的基本概念,而基本概念源于客观认知。
为达成共识,用逻辑构造法按定义、公理、定理、
推论层次展开如下:

定义一:学术客体和学术主体[27] :学术客体

是学术的载体,包括论著(论文、专著) 和刊物

(期刊、数据库)等;学术主体是学术客体的创造

者,包括学术个体(学者、个人)和学术团体(机

构、大学)等。
学术客体和学术主体互为表里,构成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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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知识图谱描述真实世界中存在的各种实体或概念及其关系或属性,构成语义网络图,其节点标识实体

或概念,边标记关系或属性,构成“实体—关系—实体”或“实体—属性—属性值”等三元组形式,从而使基于三

元组的知识表示成为知识图谱的通用表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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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概念范畴。
学术主体创造知识,具有创造性;学术客体

记录知识,具有新颖性。 明确学术主体和学术

客体的概念有利于区分创造性和新颖性,也有

利于学术评价:学术主体的顶端是学术大师,学
术客体的高端是经典著作。 学术大师是经典著

作的作者和主干知识的创立者。
定义二:经典著作和主干知识[28] :经典著作

是代表一个学科或学科群知识来源的知识客

体,具有不可替代性。 主干知识是一个学科或

学科群的根本知识,具有不可颠覆性。 由经典

著作奠定的主干知识是一个学科异于其他学科

的结构化、体系化内核,包括特征概念和重要规

律,因而具有不可替代性和不可颠覆性。
经典著作与主干知识互为表里,构成第二

对概念范畴。
学术主体创造知识的过程,也是将知识记

录进学术客体中得以保存的过程,这一过程需

用语词、符号、图谱等表达形式来呈现知识,从
而形成知识表型和知识构型。

定义三:知识表型和知识构型:知识表型是

知识的外观呈现形式;知识构型是知识的内在

学术属性。
知识表型和知识构型互为表里,构成第三

对概念范畴。
知识表型多样,但因人类知识表达主要依

靠语言文字而存在知识表达第一公理:
公理一:语言文字是表达知识的基本型式。
在此公理上,所有知识皆可用语言文字表

述,故语言文字表型是基本的知识表型。 然而,
伴随人类知识的发展、深化,尤其是科学知识的

积累,现有知识也非语言文字所能完全覆盖,因
而存在知识表达第二公理:

公理二:公式符号和图表图谱是语言文字

的扩展。
由上述定义和国家标 准 《 文 献 著 录 总

则》 [29] 中的定义,可以证明以下定理:
定理一:文献必有知识表型。
证明:因为知识必有知识表型,而文献是知

识的载体,所以文献作为载体化的知识也必有

知识表型。 【Q. E. D. 】
这样,图书情报学研究关注的文献就自然

而然与知识表型相关联,并可推论:
推论一:知识表型集中体现在文献里。
依据公理一和公理二,可以证明以下定理:
定理二:必有非语言文字型知识存在。
证明(反证法):若没有非语言文字型知识

存在,则公式符号、图表图谱承载的知识将不存

在;而公式符号、图表图谱承载的知识存在,故
必有非语言文字型知识存在。 【Q. E. D. 】

于是,语言文字、公式符号和图表图谱成为

表达知识的三种基本型式。 若将语言文字纳入

广义的符号, 则卡西尔哲学 “ 人是符号的动

物” [30] 与“人是语言的动物”同构。 但因语言文

字不足以表达所有人类知识,故有推论:
推论二:语言文字不能穷尽所有知识。
在科技和艺术领域,用公式符号和图表图

谱表达的知识更加“硬核”。
若以学术符号代指所有表征学术知识的语

言文字、公式符号和图表图谱,则可用学术符号

概念定义知识基因和知识单元:
定义四:知识基因和知识单元:知识基因是

学术符号组合而成的表达知识的最小独立功能

单位,在同类知识中具有永不改变的涵义。 知

识单元是知识基因的应用组合。
由此定义,知识基因具有涵义不变性,虽有

可能伴随“知识遗传和变异”而进化,但作为知

识的最小独立功能单位,其意义相对稳定,可表

现为语句、公式、图表等。 知识单元可以是一个

或多个知识基因,为便于应用而构成组合。
若将不同语言文字的同义转换称为翻译,

则有如下定理:
定理三:翻译不改变知识基因。
证明:世界上多种语言文字同义转换(翻

译)时必须保持知识涵义不变,而知识涵义由知

识基 因 确 定, 所 以 翻 译 不 改 变 知 识 基 因。
【Q. E. D. 】

因此可以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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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论三:不改变知识基因的翻译才是合格

的翻译。
由此,“信、达、雅”确为翻译的好标准和高

标准。
知识表型和知识构型合成质性知识构造,

其感性直观呈现详见下文。

2　 知识表型(外型)及外在呈现

知识的现实直观呈现必然是厚重的印刷书

刊和浩瀚的数字资源,印刷在书刊上的学术符

号和记录成数字资源的信息编码就成为体现知

识的外在型式,即知识表型。
根据上节对思想方法的阐述,知识除语言文

字表型外,也有公式符号表型(见图 1)和图表图谱

表型(见图 2),并成为科学知识表达所必需。
知识用公式符号表型能有效提升逻辑思维

及推理的效率,其重要性恰如一句名言“万物速

朽而公式永恒” ( everything
 

is
 

ephemeral
 

while
 

formula
 

is
 

eternal) [31] 。

图 1　 数理知识的公式符号表型示例

图 2　 科学知识的图表图谱表型示例(公有知识)

　 　 知识的图表图谱表型则能具象清晰地表明

知识特质。 如 DNA 结构、原子行星模型等,见图

即明,其意义真可谓“一图值千言” ( A
 

figure
 

is
 

worth
 

of
 

thousands
 

words),如图 3 所示原子模型

的发展。
同理,科学方法中的光谱图(波谱图)也是

超越文字符号的知识表型,从可见光谱到红外

光谱(IR)、紫外光谱( UV) 等(见图 4),都构成

独特的知识,成为科学中的必要知识存在。
综上,在现代科学中,没有公式图表是不可

想象的。 公式符号表型、图表图谱表型的知识

往往非语言文字所能取代,而且常常是“硬核”
知识的表达型式。

艺术图谱也是特殊的图表图谱,包括图画、
照片、乐谱等(从广义上说,音频和视频也是图

谱)。 如图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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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图表图谱表型之代表性原子模型(公有知识)

图 4　 图表图谱表型之波谱图示意(公有知识)

图 5　 作为图表图谱的艺术图画和乐谱示例(公有知识)

　 　 由此可见,知识的图表图谱表型也是艺术

知识表达的必需方式。 没有图画,就没有美术;
没有乐谱,就难以记录音乐。 与科学知识的定

量化图表图谱特征不同的是,艺术知识的图表

图谱没有量化约束。

3　 知识构型(内型)及分类编码

当我们深入知识内容时,首先面临的是学

科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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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知识的发展和深化,人类积累的庞大

知识体系不得不分科而治,犹如经济社会发展

形成社会分工一样。 面对浩瀚的“知识海洋”,
知识分类不可避免,其结果就是学科划分。 不

同学科从基本概念开始就存在差异,导致表述

概念的语言文字必然也存在差异。
知识分类也是辨识知识基因所需。 但无论

是人为分类还是自动聚类,学科划分都不完美,
造成知识分类的不完备性[32] 。 知识领域作为知

识分类的结果,通常可以无歧义地分为人文(哲

学、文艺等)、社科(经济、管理等)、科技(科学、
技术等)三大领域。

而当分类继续深入时,分类编码就显得十

分必要。 这正是图书情报学必须研究知识分类

的起因。 结合语言文字编码,可设计简单组配

编码分类标识以表征知识构型。
例如,学科分类码可用大写拉丁字母表示主

类(留用 I、J、K):A-艺术;B-哲学、宗教;C-语言、
文学;D-历史、社会;E-经济;F-法律、政治;G-管
理、教育;H-人类知识综合;L-理学综合;M-数

学;N-天文;O-地学;P-物理;Q-化学;R-生物;
S-医学;T-工业技术;U-农学。 小写字母表示亚

类,如 Ta-、Tb-、Tc-等表示工业技术亚类。
语言文字则以 Ix 编码,用 Ia 和 Ib 分别指代

人造语言文字和自然语言文字,x = c、d、e、f、r、
ar、es、gr、it、la……分别指代汉语、德语、英语、法
语、俄语、阿拉伯语、西班牙语、希腊语、意大利

语、拉丁语等语言文字;公式符号以 IIy 编码,y =
a、b、c……可用于区分专业符号、公式方程、特殊

编码等;图表图谱以 IIIz 编码,z = a、b、c、d……可

分别指代线图、数表、图画、图谱等。 统合 IxIIyI-
IIz,既体现了语言文字,也编码了知识外型。

综合成 Kc = { X;Y},X = 学科分类码,Y =
 

IxIIyIIIz 知识外型码,就能简洁地揭示知识构型

内核。 于是可用 Kc = { C;Ic}表征汉语文学,Kc
= {A;IIId} 表征音乐乐谱,Kc = { P;IIb} 表征物

理公式,Kc = { R;IIIb} 表征生物数据,Kc = { D;
IeIIIc}表征英语表达的图画历史,以此类推。

在已有知识中,哲学和文学拥有语言文字

优势,科学和艺术则分别具有公式符号优势和

图表图谱优势;以公式符号和图表图谱见长的

科学和艺术并非排斥语言文字,而是在语言文

字中渗入了高效有力的符号图表元素;若把符

号和图表渗入古老的哲学、文学论述中,也有望

拓展独特创新。 人们通常只用语言文字表达思

想,形成所谓“语言的界限即世界的界限” [33] ,
而公式符号和图表图谱则能为语言文字插上双

翼,让思想展翅飞翔。
因此,既不应低估语言文字的力量,也不应排

斥公式符号和图表图谱的运用,图书情报学在核心

知识或主干知识表达上完全可以充分综合语言文

字、公式符号和图表图谱的优势而有所建树。 这也

是知识分析对图书情报学知识创建的启示。
深入分析质性知识构造还需要量化知识,

所以需要考虑知识量值。

4　 知识量值及公式刻画

知识量值可定义为:知识 K 是主观信息 J
对客观信息 I 的积分[34] ,如公式(1)所示:

K = k∫JdI = k∫vlnIdI = kvI(lnI - 1) + K0 = K0 + ΔK (1)

其中 k 是信息的知识转化系数(单位 kit / bit);
v[0,1]是价值系数,K0 是代表原有知识的积分

常数,ΔK = kv(lnI-1)就是增加的知识。
公式(1)表征了静态知识测度,也连通了数

据与信息。 若附加动态参数 t 作为时间变量,则
可对音频、视频等动态知识形态进行量化。

再以 Top
 

1% (顶端百分之一)、 Top
 

0. 1%
(顶端千分之一) 等来量化知识的品质优异程

度,即可构成知识量值从数量到质量的通量。
综上,知识总特征可概括为三元组 K = ( X;

Y;Z) = ( Kc;Z),其中 Kc = { X;Y} 就是知识构

型,X 表征学科类别,Y 揭示知识表型,Z = ΔK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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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知识增量,这是与“实体—属性—属性值” 类

似的三元组知识表示。

5　 知识花喻:知识花图式与知识花程式

常言“知识之花”,用花朵比喻知识,的确是

一种可行和有用的方式。

前述知识的学科领域属性也可用花形表征

内核:以圆及椭圆表征人文学科知识核心,譬喻

其核心信念圆融;以多边形表征科学技术,譬喻

其核心轮廓分明;以星形表征社会科学,譬喻其

核心条理交融;不规则几何形状则可用于交叉

学科。 几何图形直径可表征知识贡献大小。 各

学科领域花形约定见表 1。

表 1　 学科领域代码及花形表征

人文学科 社会科学 科学技术

哲学 Ba 正圆 经济学 B 五角星 数学 M 正三角形

宗教、神学 Bb 斜椭圆 管理学 G 六角星 天文、地学 N,O 倒三角形

语言、文学 C 竖椭圆 社会学 Dc 四角星 物理 P 正方形

艺术、美术 A 横椭圆 政治、法律 F 三角星 化学 Q 苯环形

音乐 Ac 音符 教育、图情 Gg 对开书 生物 R 五瓣形

人文综合 Ah 球体 社科综合 Gh 星体 医学 S 十字形

不规整圆 历史 Da∗ 农学 U 三叶形

不规则星 心理 Rs∗

八角星 工程 T 八边形

科技综合 Th 多面体

∗
 

历史按传统文史哲观属于人文学科,但按其现代理论方法假设应归社会科学。 心理学兼有社会生物医学属性。

　 　 两两组合构成的交叉学科,也能赋予其几

何形象。 如数学哲学———三角形内接圆,哲学

物理———圆内接正方形,物理化学———正方形

内接五边形,等等。

仿照植物花图式(Floral
 

graph),将知识表型

和知识构型结合的特征概念标记用花形图示,
即构成知识花图式。 用表 1 中几何形状为核心

构造知识花图式,以象征知识构造,如图 6 所示。

图 6　 知识花图式示意

　 　 将知识花图式的核心展示于知识 K 和时间

t 构成的坐标系里并确定关联,就能得到如知识

发展树似的知识花迹。 图 7 和图 8 分别给出了

物理知识主干树和哲学知识主干树的主体、客

体知识花迹。
图 7 中可见物理理论多有数学支点和实验

物理来源;图 8 则提示哲学进步( P)从源头起皆

有思想与方法、先验与经验之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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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物理主干知识发展示意:主体创造花迹

图 8　 哲学主干知识发展示意:客体学说花迹

同理,仿照植物花程式(Floral
 

formula)①,可用知识花程式表征知识构造。 以知识三元组定义

其一般形式,见公式(2):
知识花程式 F[K] = 【X:Xx(…);Y: IxIIyIIIz ;Z:[ΔK]】 / [Range] (2)

【】内是知识三元组(X;Y;Z),Xx(…)是学科编码(特征概念提示), / [
 

]界定可比范围。 F[ K]约定

直指知识客体,若用 F[S]表征知识主体,则有:
F[S] = 【X:Xx(…);Y: IxIIyIIIz ;Z:[ΔK]】 / [Rang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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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花程式是用特定符号和数字来表征花的组成、排列、位置及其相互关系的一种形式,一般格式为:X
 

Km;
Cm;An;Gx:y。 X 为符号:∗表示辐射对称花,↑表示两侧对称花,♂表示雌花,♀表示雄花;符号 K、C、A、G 分别

表示花萼、花冠(K、C 合并是花被 P)、雄蕊群和雌蕊群;m、n 为数字,通常写在相应字母右下角表示该结构的数

目,数目很多时用∞ ,花的某部分相互连合时加();G 上划线代表下位子房,G 下划线代表上位子房,x 为心皮数,
y 为子房数。 如百合花程式为:∗

 

P3+3;A3+3;G(3:3)。 参见金银根主编《植物学》,科学出版社,2017 第 3 版,
266-2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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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对知识增量也可用 Top10%、Top1%、Top0.
1%等定性表述:各学科学术经典是塑造人类知识

的源泉依据,应是学术客体精华,故可设定其属于

Top0. 1%或 Top1%;学术大师是创造人类知识的精

神主体,体现学术主体精英,也可设定其属于 Top0.
1%或 Top1%。 于是可以选列以下学术客体标杆:

哲学经典:
F[K] =【X:B(TaoTeching);Y:Ic;Z:[Top

 

0. 1%]】 / [Classics]
F[K] =【X:B(Metaphysica);Y:Igr;Z:[Top

 

0. 1%]】 / [Classics]
F[K] =【X:B(Tractatus);Y:Ila;Z:[Top

 

0. 1%]】 / [Classics]
社会科学经典:

F[K] =【X:E(GeneralTheory);Y:Ie ;Z:[Top
 

0. 1%]】 / [Classics]
 

F[K] =【X:D(LawSpirit);Y:If ;Z:[Top
 

0. 1%]】 / [Classics]
科学经典:

 

F[K] =【X:M(Elements);Y:IgrIIbIIIa ;Z:[Top
 

0. 1%]】 / [Classics]
F[K] =【X:P(Principia);Y:IlaIIbIIIa ;Z:[Top

 

0. 1%]】 / [Classics]
 

F[K] =【X:R(OriginSpecies);Y:IeIIIc ;Z:[Top
 

0. 1%]】 / [Classics]

也可以选列以下学术主体标杆:
哲学:

F[S] =【X:B(Confucius);Y:Ic ;Z:[Top
 

0. 1%]】 / [Thinkers]
F[S] =【X:B(Aristotle);Y:Igr ;Z:[Top

 

0. 1%]】 / [Thinkers]
F[S] =【X:B(Kant);Y:Id ;Z:[Top

 

0. 1%]】 / [Thinkers]
社会科学:

F[S] =【X:E(Smith,Adam);Y:IeIIIc ;Z:[Top
 

0. 1%]】 / [Thinkers]
F[S] =【X:E(Keynes);Y:IeIIIc ;Z:[Top

 

0. 1%]】 / [Thinkers]
科学:

F[S] =【X:P(Newton);Y:IeIIbIIIb ;Z:[Top
 

0. 1%]】 / [Thinkers]
F[S] =【X:P(Einstein);Y:IdIIbIIIb ;Z:[Top

 

0. 1%]】 / [Thinkers]
F[S] =【X:R(Darwin);Y:IeIIIc ;Z:[Top

 

0. 1%]】 / [Thinkers]

　 　 任何能为人类知识系统贡献 ΔK / K>0 的客体论著或主体学者都是杰出的,列出花程式便知概

貌,例如:
F[K] = 【X:P;Y: IxIIyIIIz ;Z:[Top0. 1%]】 / [10

 

Classics] (4)
标示对物理学贡献知识 Top0. 1%的十大学术经典之一。 又如:

F[S] = 【X:Q;Y: IxIIyIIIz ;Z:[5]】 / [100
 

Thinkers] (5)
标示对生物学贡献知识相对增量 5 的百位思想家之一。

　 　 知识花图式与知识花程式的优点是简洁明

确、一目了然,缺点是蕴涵有限、信息不足。 与

知识的公式、图谱表型需用语言文字补充说明

一样,知识花图式与知识花程式也需要用文字

进一步解释。

由此,知识花图式与知识花程式相结合,可形象

地表示“知识之花”,犹如定性知识图谱。 与定量知

识图谱相比[35-36] ,定性知识图谱可以揭示知识的

本质关联和概貌。 定性图谱与定量图谱若能相互

印证,符合双证原理[28] ,即是真实的知识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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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知识分析:从知识变换三假设到学术
对标法

如果把改变知识特征的过程称为知识变

换,则知识变换是知识分析的重要形式,由知识

三型特征可引申提出三假设供讨论。
假设一:在准确和精确操控下,改变知识表

型的操作可以维持知识构型基本稳定。
由假设一可以推论:
(1)精准的翻译可以基本保持原作恒定。
(2)同一知识构型可以有不同知识表型。
假设二:改变知识构型的操作可能引起知

识内容失真。
由假设二可以推论:

(1)对原作附加任何操作皆可能导致原作失真。
(2)原作具有不可替代性。
假设三:改变知识量值必以改变组成知识

构型和知识表型的数据信息为前提。
由假设三可以推论:
(1)知识贡献取决于知识表型、知识构型和

知识量值的集成。
(2)知识量值难以单独测算。
质性知识构造与量化知识分析相结合的启

发是可以创立学术评价“对标法”:以历史上的知

识成就为标杆,把后人成果按知识主体或知识客

体分别与历代名家或名作进行对比,对标已有学

术成就,即可对知识创新程度进行认知认定。 图

9 给出了经济学知识对标示意,新的经济学作者

或作品可通过同行对标或公众对标获取评价。

图 9　 经济学知识对标示意

　 　 如果有经济学新人或新著在图 9 对标体系

里能跃进 Top
 

10%(顶端十分之一)、Top
 

1%(顶

端百分之一)、Top
 

0. 1%(顶端千分之一),就必

然成为不朽名家或名作,皆为不凡成就。 从统

计分布角度看,任何学科中的作者和作品的品

质高低都应服从正态分布,于是可以通过建立

交互网站,以智能算法汇集同行和大众的开放

评价数据,将动态结果作为测度质性知识成就

和量化知识贡献的客观依据,从而以学术对标

法创新学术评价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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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笔者已以“一种针对主体或客体进行评价和对标的方法”为题登记中国专利优先权。 登记号:20211072342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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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学术评价的一个惯例是以产出论著的

数量及其引用作为评判学术客体及其主体的主

要依据,虽然就学术影响而言有一定判识作用,
然而也可能导致严重失误。 典型实例是黎曼

(G. F. B. Riemann,1826—1866),其毕生仅有 10
篇论文发表,至今引用也不高,但其知识贡献却

遍及数学、物理、哲学思想等领域,成为人类有

史以来稀有的杰出学者,为人类“硬核”知识做

出了优异贡献。 因此,需要改良学术评价。 学

术对标法即是以历代知识成果为参照的学术评

价方法,这里仅简要明确其理论基础。

7　 讨论:以图书情报学促进“知识之花”
盛开

质性知识构造与量化知识分析相结合,可
望贡献揭示核心知识的思想方法。 在大数据时

代,这是一种逆向思维:不追求数量众多而关注

品质优良。
本文贡献两点原创设想:①可通过质性知

识构造揭示知识本质,以少胜多、以质胜量地实

现知识品质发现及提升,并连通知识基因说;
②可通过量化知识分析桥接知识图谱,成为大

数据知识图谱中小数据核心发现的桥梁,实现

核心知识集萃。
“知识就是力量”,培根这句代表着西方科

学精神的名言曾激励人们求知奋进。 的确,知
识既能充实人的精神,增强人的智慧,改造人的

心灵,也能化为改造世界的力量。 人类累积知

识,集成在经典著作里,代代相传,构成质性知

识构造与量化知识分析的基础。
学术大师、经典著作与领域主干知识往往

相互关联、相互印证。 比如柏拉图、康德、维特

根斯坦等属于哲学学术大师,其相应著作《理

想国》 《未来形而上学导论》 《逻辑哲学论》 等

成为哲学经典著作,柏拉图理念论、康德先验

哲学、维特根斯坦语言分析哲学等则构成哲学

主干知识。 又如牛顿、爱因斯坦、狄拉克等属

于物理学术大师,《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广

义相对论基础》 《量子力学原理》等成为物理经

典著作,经典力学、相对论、相对论性量子物理

等构成物理主干知识。 其他学科亦然,如经济

学中的学术大师及其经典著作如亚当·斯密

《国富论》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 、凯恩斯《就

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等,化学中主干知识如元

素周期律、化学结构、化学反应等。 这些关联

既是对书理学[37] 的补充,也是支撑知识构造与

知识分析的素材。
知识构造与知识分析涉及的理论问题和技

术问题还有很多,理论问题涉及知识基因变异

及进化,技术问题关联知识工程和人工智能[38] 。
人工智能(AI)技术的运用有变革知识分析的潜

力,可能成为知识学的技术枢纽,并有融通知识

的语言文字表型、公式符号表型和图表图谱表

型之潜能。
通过质性知识构造与量化知识分析连接定

性思想和定量方法,可望独具学术意义和应用

价值———以图书情报学促进“知识之花”盛开。

8　 小结:以知识分析学创新图书情报学

质性知识构造与量化知识分析可以成为哲

学知识论和科学知识论之间的桥梁,一方面连

接哲学认知,另一方面贯通科学测量,知识量值

与学科特征相互参证,可望构筑知识分析主干。
整理已有知识固然必要,但开创新知识更

加重要。 知识表型与知识构型相结合,如同描

述植物花朵般描述“知识之花”,就是期望以图

书情报学认知促进“知识之花”盛开,同时也通

过知识分析学创新图书情报学。
图书情报学守护着人类知识花园,培育着

“知识之花”,在注重守护人类已有知识的同时,
更应关注知识创新,这正是探讨质性知识构造

与量化知识分析的意义之所在,也是由此关注

学术评价的原因。 而以知识分析学创新图书情

报学,不仅能为图书情报学寻求发展机遇和突

破方向,也能实现品质主导、量化辅助之学术评

价对标法,以期通达美好之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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